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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拍摄于 1948 年的照片。

照片里，14 岁的少年专注地看向

镜头，目光清澈。静静与他“对视”，一

股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在过去几十年里，这张照片一直

摆在李家英家的客厅。那天，我们与

80 岁的李家英视频连线，她通过镜头

向我们展示这张照片——“这就是我

的哥哥李家发，拍下这张照片 5 年后，

他牺牲在朝鲜。”

李家发牺牲那年，李家英 8 岁。此

后 70 多年，“李家发”这个名字，成为李

家英前行路上的精神坐标。

哥哥的牺牲，在她心
里立起一面旗

1953 年 9 月的一天，安徽南陵一个

小山村里，李家英在家门口玩耍，父母

在相距不远的田地里忙活。

这时，沿着村路走来 3 位干部模样

的人，其中一位穿着军装。他们径直

走到李家英家门口，问道：“小丫，你爸

爸妈妈呢？”

得 知 李 家 英 的 父 母 在 地 里 干 农

活，一行人说是要送喜报，让她喊父母

回来。

李家英一路飞奔到地里，上气不

接下气地说了半天，父母才大致明白，

赶紧扔下锄头往家里跑。

李家父母共育有 10 个儿女，李家

发排行老五，李家英年纪最小。1951

年，李家发参军入伍，奔赴抗美援朝战

场保家卫国，成为全家人的骄傲。父

母天天盼着儿子来信，也盼着他早日

立功，给家里争光。

父母喜滋滋地回家接喜报，没想

到与立功消息一起传来的，是儿子牺

牲的噩耗。李家英清楚记得，那天来

的人先把父亲和大哥叫了出去，他们

回来时都流着泪。接着，全家人在堂

屋集合，那位穿军装的干部向他们讲

述了李家发牺牲的经过。

1953年夏天，金城战役打响。李家

发所在连奉命向轿岩山发起攻击，被敌

人的地堡阻拦。为扫除障碍，李家发主

动请缨前去炸地堡，不幸身负重伤。在

所带弹药用尽的情况下，他毅然扑向地

堡，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眼，将生命

定格在 19岁。战斗结束后，志愿军总部

为李家发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

雄”称号。

听到儿子牺牲了，李家发的母亲

悲痛欲绝，昏了过去。父亲把两只手

攥在一起，流着眼泪用力揉搓的样子，

李家英记忆深刻。

母亲醒来后，父亲噙着泪花安慰

她 ：“ 我 们 生 了 一 个 好 儿 子 ！”扭 过 头

来，父亲对全家人说：“春生（李家发乳

名）为 国 家 为 人 民 立 了 功 ，献 出 了 生

命，他是我们家的一面旗。你们只能

给这面旗添彩，谁都不能抹黑。”

父亲的这番话，在李家英心里扎

下了根。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
一样，爱护哥哥的英名

李家发牺牲后，李家英总会想起

和哥哥在一起的日子——

哥哥给别人放牛，会把她抱到牛

背上玩。哥哥去山上砍柴，会特意把

一 捆 柴 扎 得 少 一 些 ，让 她 趴 在 上 面 ，

一起挑回家。参军离家前，哥哥蹲下

身子，捧着她哭红的小脸说：“妹妹别

哭，等哥哥回来，给你买糖吃，带你去

做花褂子。”

李 家 发 再 也 没 有 回 来 。 他 牺 牲

后 ，他 的 家 人 得 到 有 关 部 门 的 关 怀 。

除抚恤金外，未成年的李家英，每年夏

天会收到两套短衣裤，冬天有棉衣，读

书费用全免……

日子一天天过去，渐渐长大的李

家英，有了参军报国的想法。1967 年，

她穿上军装，成为部队医院的一名护

士。当兵第一年，她光荣加入中国共

产党，被评为“五好战士”。

1970 年，李家英退役回到家乡南

陵，先后在多个单位工作。无论在哪

个岗位，她都记着要给英雄门楣增光

添彩的家训，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哥

哥的荣誉是党和人民给的，全家人像

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哥哥的英

名。”李家英神情严肃地告诉笔者，他

们的大家族有几十口人，有当国家干

部的，有做生意的，有在老家种地的，

人人热爱国家、遵纪守法，都在脚踏实

地奋斗。

弘扬英烈精神，是她
一生的事业

20 世纪 50 年代，在有关部门支持

下，李家发的父亲曾前往朝鲜给儿子

扫墓，母亲没有同行。母亲临终前嘱

咐李家英：“如果你有机会到朝鲜，一

定把我坟头的土带去一捧，撒在你哥

哥坟上，让我能够‘摸’到他……”

带着母亲的心愿，2010 年，李家英

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烈属代表团前

往朝鲜。在江原道烈士陵园，她把从

父母坟前带来的一抔黄土，缓缓撒在

哥哥的墓碑前。回国后，李家英又把

从朝鲜带回的一抔土撒到父母坟头，

让他们与哥哥“团圆”。

多 年 来 ，李 家 英 知 道 ，父 母 还 有

一 个 很 少 提 起 、但 未 曾 了 却 的 心 愿 。

1954 年 ，有 关 部 门 曾 拨 款 ，李 家 发 的

父母也拿出抚恤金，准备修建李家发

烈士纪念设施。然而，那一年南陵遭

遇洪水，李家发的父母主动找到有关

部 门 ，提 出 将 那 笔 钱 用 于 灾 后 重 建 。

他 们 说 ，儿 子 牺 牲 是 为 了 国 家 和 人

民 ，那 笔 钱 用 于 人 民 是 最 好 的 选 择 ，

等将来有机会再建纪念设施也不迟。

为实现父母未了的心愿，也为了

把哥哥的故事讲给更多人，从 2006 年

开始，李家英为筹建李家发烈士纪念

馆忙碌奔走。在有关部门支持下，她

步履不停地寻访哥哥生前所在部队和

健在老战友，一次次前往辽宁沈阳、丹

东等地的烈士陵园，进一步了解哥哥

英 勇 战 斗 的 故 事 ，广 泛 搜 集 相 关 史

料。她还把哥哥在家里用过的许多老

物件捐出来，为修建纪念馆提供更丰

富的展品和资料。

2020 年烈士纪念日那天，李家发

烈士纪念馆落成开馆。作为“南陵县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南陵县党员教

育基地”，几年来，前往纪念馆参观学

习的人络绎不绝。

李家英的家，距离李家发烈士纪

念馆十几公里。纪念馆落成后，“三点

一 线 ”成 为 李 家 英 的 生 活 日 常 状 态 。

面对前来参观的干部群众，李家英一

次次讲起哥哥的故事。2023 年南陵县

成立红色故事宣讲团，她又受邀担任

团长，向更多人讲述英烈事迹。

当年那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如

今已白发苍苍。“只要还能讲得动，我

会一直讲下去。”李家英说，弘扬英烈

精神，是她一生的事业。

图①：李家英（左一）在李家发烈

士纪念馆内，给学生讲述英烈事迹。

孙晓亮摄

图②：2023 年，安徽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为烈士画像”团队志愿者为李家

发烈士（右二）和父母、妹妹李家英绘

制的“全家福”。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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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老家黑龙江，过春节家家

户 户 都 要 吃 饺 子 。 我 小 时 候 家 境 贫

寒 ，但 无 论 如 何 ，过 年 时 父 母 总 会 包

一 顿 饺 子 。 他 们 说 ，不 吃 饺 子 ，不 算

过年。

家乡的冬天，室外气温常常低至零

下 20 多摄氏度，黑土地千里冰封，银装

素裹。在我家的老屋里，父亲烧好热炕

头，母亲把面团和馅料端上桌，一家人

边包饺子边唠嗑……那是我心中最温

暖的春节记忆。

这样的温馨与美好，止于 1943年的

那个深夜：一个提着枪的日本鬼子、一个

伪军和一个伪保长，狠狠踹开我家的门，

把父亲抓走了。母亲四处打听父亲的下

落，听说是被押到鹤岗煤矿当了劳工。

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父亲。

我在街上卖柴时结识李大叔，他

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地下交通员。1944
年立冬那天，带着对敌人咬牙切齿的

恨，14 岁的我在李大叔介绍下，参加了

东北抗日联军嫩江游击队，给队长当

通信员。

敌人对抗联队伍进行严密封锁，

我 们 驻 扎 在 小 兴 安 岭 南 麓 的 密 林 之

中。当时条件很艰苦，大家喝的是雪

化成的水，缺衣少食。我们每人只有

一套衣服，身上长了虱子，奇痒难耐。

趁着中午天气稍微暖和一些，战士们

光着膀子互相清理虱子，还用雪洗脸、

搓身体，通过“雪浴”来防止冻伤。为

避免暴露目标，我们除做饭外一律禁

止生火。夜里，大家在窝棚里冻得睡

不着，就披着被子挤在一起相互取暖。

一天清晨，睡梦中的我隐约听到山

外有噼里啪啦的响声，以为是敌人的枪炮

声，赶紧爬起来报告队长。仔细辨认后，

队长说：“别怕，这是爆竹声，今天是除

夕。快通知大家，我们也来庆祝一下。”

一听说要过大年，我兴高采烈地跑

进一个个窝棚，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

大家的心情和我一样，纷纷起身整装，

欢快地走出来，用雪洗把脸，围在一起

又唱又跳。

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枝，洒下

柔和的光。队长带着我们唱起抗联歌

曲：“朔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

冷气侵人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

背后寒……”大家唱着歌，手里或挥动

树枝、或抓一把干草，扭起了东北大秧

歌：“壮士们，精诚奋斗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

起，夺回我河山……”

跳累了，我们围坐在一起休息。队

长站起身来，笑着说：“今天是大年三

十，我们也吃饺子过年。”听说吃饺子，

大家都愣住了。在这深山密林之中，哪

来的饺子？

“炊事员，上饺子！”在大家疑惑的

目光中，队长挥了挥手。炊事班的战友

拎着半袋还冒着热气的窝头，来到人群

之中。看着那些“饺子”，我们哈哈大笑

起来。接过“饺子”，大家捧在手里仔细

品尝，边吃边说着“真香”。

队长说，蒸窝头用的玉米面，是不

久前山外的乡亲冒着危险，穿过敌人

的 层 层 封 锁 送 来 的 。 在 当 时 的 条 件

下 ，一 顿 窝 头 ，对 我 们 来 说 已 是 难 得

的美味。

如今，每到新春佳节，人们的餐桌

上除了各种馅料的饺子，还有丰盛的饭

菜。可我最怀念的，还是那年在密林之

中 ，和 抗 联 战 友 们 一 起 吃 的 那 顿“ 饺

子”。

不吃“饺子”，不算过年。那是父亲

离家后，我吃过的最美味的“饺子”。

（徐艺洋、荣俊运整理）

过年过年““饺子饺子””，，终生难忘终生难忘
■杨振国

在 26 年的军旅生涯中，我有 10 年

是在云南边关度过的。春节的脚步一

天天临近，那些年在边关过年的往事，

再一次涌上我的心头。

1977 年初，在云南阿佤山深处，我

迎来参军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连驻

扎的地方四面环山，环境比较艰苦，夜

里经常能听到野兽嚎叫的声音。眼看

春节将至，想起家乡热闹红火的过年情

景，想到自己是第一次在外过年，我不

禁陷入对亲人的深深思念中。

然而，到了年跟前，营区内挂起大

红的灯笼，连队黑板报上绘出硕大的、

勾着彩色花边的“欢度春节”字样，宿舍

门口贴上手写的春联……连队里一天

比一天浓郁的年味，让我们这些来自五

湖四海的战士倍感温暖。

转眼到了除夕。这一天，除了每个

班派一名战士帮厨外，大家该训练的训

练，该值班的值班，该站岗的站岗。我

到炊事班帮厨时，发现炊事班的战友们

根据来自天南地北新兵的不同口味，精

心烹制各色菜肴。司务长说，希望我们

这些新兵能从晚上的会餐中，或多或少

品尝到家乡菜的味道。

那晚的会餐其乐融融。吃完饭，大

家 来 到 连 队 俱 乐 部 开 展 春 节 联 欢 活

动。联欢活动的节目都是大家自己准

备的，有相声、小品，有独唱、合唱，还有

口技表演、山东快书、二人转。指导员

担任主持人，战友们踊跃上台表演，掌

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的相声、小

品节目并没有那么好笑，连队干部和老

兵们还是带头仰着脖子，你笑我笑他也

笑。想来他们都心照不宣：新兵第一次

在部队过年，气氛得烘托得热闹点，免

得大家想家。

那年除夕夜，除值班的战友外，其

他人没等到新年钟声敲响，早早进入梦

乡。谁也没想到，叫醒我们的不是黎明

的爆竹声，而是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大

家迅速从床上“弹”起来，穿衣服、打背

包，一气呵成。很快，我们整齐列队，站

在连长面前。

“刚刚接到上级通报，有一股‘敌

人’正向我们袭来……”连长下达前出

阻击的命令后，我们在大年初一的夜色

中，开始长距离奔袭。

黎明时分，圆满完成训练任务的我

们，带着疲倦返回营区。讲评时，连长

给了大家一个口头嘉奖：“不错！今天

大家的表现，既是给全国人民的新年礼

物，也是给自己最好的新年礼物！”他掷

地有声地说着这些话时，远处传来喜庆

的爆竹声。

时间来到 1984 年除夕，我已走上

连队指导员岗位。那天晚上，我和一排

的王排长到哨位检查执勤情况。在距

离连队俱乐部不远的一个哨位上，两名

战士荷枪而立。见我们前来，一名战士

立即立正向我报告：“指导员同志，一排

一班战士李昆带领新战士王小龙正在

执勤，请指示。”

“稍息。”我对他们说。

交谈中，我问他们是否想家。李

昆笑着说：“站岗执勤是我们的责任，

这叫‘一家不圆万家圆’。”王小龙有些

腼腆地告诉我，那天夜哨本来没轮到

他，是他自己主动争取了这个“老兵待

遇”。在他看来，除夕夜站岗放哨，别

有意义。

那天晚上，迎着凛冽的寒风，我和

王排长在哨位陪他们站了许久。听着

连队俱乐部里传来的欢声笑语，我感到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年味。

这种年味，愈品愈香。

边关年味边关年味，，愈品愈香愈品愈香
■姚启超

2000年冬天，18岁的我带着父母的

期盼来到青藏高原，成为原第二炮兵某

部一名战士。

新兵训练团紧挨着山脚，瑟瑟山风

卷着雪粒吹过营区，从宿舍通往训练场

的那条道路，刚刚清扫完又落上了雪。

每天清晨，早操的哨音穿透高原的风，

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兵精神抖

擞列队出操，口号声此起彼伏。日子一

天天过去，不久后，我们迎来在部队度

过的第一个春节。

除夕那天上午，我所在的新兵二

连像往常一样，顶着寒风在雪地里爬

战术。中午收操时，连长张俊超笑意

盈盈地宣布 ：下午不训练 ，大家洗洗

衣服、刷刷鞋、写写家信，准备过年。

听连长这么说 ，大家还保持着军姿 ，

但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

那是我第一次离家在外过年。下

午 坐 在 桌 前 写 信 时 ，我 似 乎 看 到 了

1000 多 公 里 外 生 我 养 我 的 那 个 小 山

村。父母过年割了多少猪肉？有没有

添置新衣裳？家里的篱笆墙又该修补

了吧？想到这些，眼泪不自觉地顺着

脸颊流下来。

“士刚，到连部去一趟，连长有事找

你。”班长邹刚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的

思绪瞬间被拉回来，连忙抹了把脸，一溜

烟跑出去。原来，女兵连想找人帮忙写

春联，连长知道我出过几次黑板报，字写

得还不错，平时也爱看点书，便把我推荐

过去。

接到任务，我一下子紧张起来。该

写怎样的一副春联，才能既契合过年气

氛，又展现女兵连的精神风貌？我一时

没有头绪。

从 新 兵 二 连 到 女 兵 连 不 长 的 距

离，我走了十几分钟。“冰雪”“巾帼”

“ 高 原 ”…… 一 个 个 词 汇 在 脑 海 中 碰

撞，我绞尽脑汁，终于连词成句拟成一

副春联。

在女兵连战友们的注视下，我拿起

毛笔蘸满墨汁，在裁剪好的红纸上一笔

一画写下想好的句子。“爬冰卧雪，巾帼

木兰不让须眉；能文能武，百炼成钢逐

梦高原。”最后一笔写完，现场响起掌

声，大家兴奋地把春联贴出去。后来，

每次路过女兵连，看到门口的春联，我

的心里就觉得很温暖。

写完对联回到宿舍，炊事班的战友

端来馅料和面团，说是每个班自己组织

包饺子。没当兵时，我在家就经常做

饭，包饺子可难不住我。当我挽起袖子

准备露一手时，却发现没有擀面杖，顿

时傻了眼。

班长转身走出去，不一会儿拿回几

个汽水瓶。这下擀面杖有了着落，大家

纷纷忙活起来。“你看你，馅儿都冒出来

了”“你擀皮不中呀，咋是三角形”……

宿舍里充满欢声笑语，我也把思乡之情

暂抛脑后。

吃过饺子，我跟班长报告后来到营

区的电话亭前，给家里打电话。“士刚，在

部队还中不？可要好好干，给我和你妈

争口气……”电话接通后，没等我张嘴，

父亲的声音就像机枪子弹一样传过来。

“爸，你和我妈咋过年？割猪肉了

不？俺现在每个月都发津贴，回头给你

俩寄回去。”电话这头，我一股脑诉说思

念，也把在连队过年的红火与热闹讲给

父母。

打完电话回到宿舍，全连战友集合

列队，到俱乐部看春节联欢晚会。电视

里，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房间里，笑声掌

声不断。我们就这样一起迈进新的一

年。

今年，是我脱下军装的第 9 个年

头。回想起初入军营度过的那个春节，

我仍然感到十分温暖。

高原除夕高原除夕，，别样温暖别样温暖
■王士刚

曾在军旅

临近春节，河南省漯河市“星火志

愿团”志愿者走村入户看望当地抗战老

兵和抗美援朝老兵。图为 99 岁抗战老兵

张自祥（前排左一）与志愿者交流。

赵永志摄

那年，我在部队过春节
—3 位老兵的军旅回忆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春节前夕，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志愿者向

91 岁抗美援朝老兵徐恒得（右二）赠送“致敬英

雄”主题纪念品。 王庆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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